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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今年 32 岁的赵洋洋在鹿舍喂梅花鹿(4 月 23
日摄)。

父亲因车祸去世，母亲重伤失去劳动力……家
庭的变故曾让陕西省安塞区镰刀湾镇罗居村的陕北
后生赵洋洋债台高筑，陷入贫困。为了早日摘下贫困
户的帽子，赵洋洋多方寻觅脱贫法子。2015 年，初中

毕业的赵洋洋开始学习梅花鹿的饲养技术。在当地
政府的帮助下，赵洋洋申请到创业贷款，从东北引进
43 只梅花鹿，把自家院子整修成鹿舍，开始了梅花
鹿特色养殖。

梅花鹿养殖是个长线行当，村里大多数人最初
都不看好这一项目，赵洋洋每天起早贪黑，几年间从

一个生活拮据的贫困户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鹿能手。
2017 年，赵洋洋注册成立了永兴梅花鹿人工养殖专业
合作社，吸纳贫困户以扶贫产业小额贷款投资入股。

如今，赵洋洋的合作社梅花鹿存栏数量 200 多只，年
收入超过 100 万元。

新华社记者刘潇摄

陕陕北北后后生生的的致致富富““鹿鹿””

据新华社太原 4 月 29 日电(记者王飞航)记
者从山西省扶贫办了解到，山西省人民政府近日
批准娄烦、云州、阳高、灵丘、繁峙、神池、岢岚、五
寨、河曲、保德、岚县、方山、左权、和顺、武乡、隰
县、平陆等 17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出贫
困县序列。

山西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省份。山西省扶贫
办相关负责人表示，2018 年是山西脱贫攻坚任务
最繁重的一年，全省上下精准发力、综合施策，采
取产业扶贫、易地搬迁扶贫、生态扶贫、社会扶贫
等多轮驱动的办法，全面推进精准扶贫。

据悉，2019 年山西省将确保最后 17 个贫困
县全部摘帽，800 个贫困村退出，22 万贫困人口
脱贫，易地扶贫搬迁全面完成。

山 西 省 政 府 批 准

17 个县脱贫“摘帽”

据新华社拉萨电(记者刘洪明)记者从西藏全
区旅游工作会议上获悉，西藏去年农牧民旅游从
业人员达到 7 万人，旅游产业带动了 3 . 2 万贫困
人口脱贫。

2018 年，西藏乡村旅游点超过 200 个，乡村
旅游接待 935 万人次，收入达 12 亿元。

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党组书记黄永清说，
各市地已涌现出一批家庭旅馆，吸收农牧民群众
参与旅游就业的能力与日俱增。林芝市将乡村旅
游纳入产业发展重点，纳入统计范围的 570 家家
庭旅馆年均收入超过 10 万元，部分家庭旅馆收入
在 30 万元以上。

得益于“冬游西藏”等活动的持续开展，西藏
实现了冬季旅游从破冰解冻到拔锚启航的跨越。
2018 年，西藏累计接待游客 3368 . 7 万人次，同比
增长 31 . 5%，实现旅游收入 490 . 1 亿元，同比增
长 29 . 2%。黄永清表示，西藏 2019 年旅游扶贫将
完成 10 万多农牧民直接和间接转移就业，实现农
牧民增收 6 亿多元。

西藏去年 3 . 2 万人

因 旅 游 产 业 脱 贫

新华社兰州 4 月 29 日电(记者任卫东、谭飞、王
朋)“全国脱贫看甘肃，甘肃脱贫看临夏，临夏脱贫看东
乡。”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，是全国唯
一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县，属于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
区，堪称“贫中之贫，困中之困”。记者最近两次深入东
乡的六大山梁、六条深沟采访，既深切体会到此地贫困
深度与脱贫难度，也深切体会到干部群众打赢脱贫攻
坚战的信心与决心。

“清零行动” 旱塬“解渴”

“宁给一个馍，不给一口水。”
过去，东乡吃水难，水珍贵。取水时下沟上山要走

三五公里，人挑畜驮来回需一两个小时。有些偏远的山
村还要靠政府派车拉水应急。沿岭乡和平村村民马麦
藏说：“以前走亲戚，最好的礼物是带上一桶水。”

东乡县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，平均海
拔超过 2100 米。地形中间高四面低，六大山梁、六条深
沟呈伞状分布。年降雨量只有 350 毫米，年蒸发量却高
达 1387 毫米。十年九旱，人畜饮水历来艰难。

在新一轮脱贫攻坚行动中，化解吃水难成为东乡
确保“两不愁”的重点。通过持续建设，黄河、洮河的河水
引上了高高的山梁，输水管线铺到了偏远山区。目前东
乡水源工程和供水管网骨架已形成，自来水入户率已达

93 .7%，每户每年实行 126 元的统一水价，用量不限。
供水改善提振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信心。马麦

藏扩大了养殖规模，由过去几只羊增加到 30 多只，像
他这样因用水不愁而数倍扩大养殖规模的农户，全县
还有 5000 多户。

但是，末端供水的难题远比想象中复杂。东乡县
1800 多个自然村分散在上千条梁峁和沟岔中，平均落
差超过 700 米。雨季里黄土极易塌陷，加上农村供水工
程历经多年多次建设，点多线长面广，因水管质量、埋
深、压力等问题，爆管、冻管现象频发。

今年一开春，东乡打响了供水保障的“清零行动”。
东乡县供排水管理局局长马强说，管线上的障碍将被
一一排除，少数因地形条件无法通自来水的地方，将修
建集中供水点和家用储水水窖，预计到今年底可解决
剩余 1 . 89 万人口的饮水难。

不仅吃水难正在得到化解，记者在东乡多地看到，
一些偏远农村的村道、庭院已在硬化，很少看见破旧、
裂缝的土坯房；网购“闯入”了农村生活，不少群众网购
衣物和生活用品。基层干部群众普遍认为，到 2020 年
“吃穿不愁”的目标能够实现，住房安全也能达标。

医疗保障 确保“兜底”

“村民生病不再拖着、扛着了。”达板镇舀水村乡村
医生武勤耘在村上行医 20 多年，他说，过去村民只有
在“受不了”的时候才来看病，自从有了精准扶贫的医
保系列优惠政策，村民哪怕头疼感冒，也要往镇卫生院
跑。村卫生所一些常见慢性病药物的开支也逐渐增大。

舀水村的情况只是东乡落实健康扶贫政策的一个
缩影。东乡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唐占珍说，贫困人口“先
诊疗、后付费”政策已全面落实，贫困人口医疗报销率
达到 95%，建档立卡贫困户住院报销比例在统一报销
基础上提高了 5%。

“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一直是东乡医疗卫生建设最
大的短板。”唐占珍说，通过东西协作扶贫、省级医疗对
口支援等举措，东乡“借”来了一批专业人才，优质医疗
资源“下沉”带动提升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。

“过去胆囊炎微创手术在东乡做不了，病人需要上转
治疗。”甘肃省人民医院健康扶贫医疗队队长张兴旺说，
现在东乡县级医院可以独立完成微创手术。东乡的县外
转诊率已由 2017年的 39.75%下降到目前的 25.01%。

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认为，虽然乡村两级依然短
缺专业技术人员，但是东乡县正在通过完善医疗卫生
基础设施、万名医师支农、组团式帮扶等举措缓解难
题，到 2020 年，东乡能兜住健康扶贫的“网底”。

控辍保学 “不拖后腿”

“最大的困难是很多孩子上学前没接触过普通话，很
难跟上课程。”龙泉镇拱北湾小学校长闵占英说，过去，适
龄孩子或失学在家，无形中埋下贫困代际传递的种子。

东乡县 30 万人口中有 87%是东乡族，这是一个
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。东乡县教育部门数据显示，
东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7 . 2 年；有人到银行存款，
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；全县 14000 多名儿童，大
多数听不懂普通话。

“东乡族儿童语言障碍问题必须通过学前教育消
除。”东乡县教育局局长林世忠说，目前全县正在新建
106 所幼儿园，开办适龄儿童普通话培训班，以结对
帮学、加强教师东乡语培训力度等措施精准发力。

基层干部和教师还专门成立了“控辍保学”排查
小组。“孩子辍学在家，我们就上门拜访家长，家长外
出务工了就不断打电话联系，直至劝回孩子重新上
学。”帮扶干部、拱北湾村第一书记吴佰顺说，“有的
孩子跟随父母在周边的餐馆、工地打工，我们便到餐
馆和工地上劝返学生。”对少数固执的家长，拱北湾
村去年还以巡回开庭形式审理了几起辍学案，用法
律手段保障孩子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

东乡县教育局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东乡义务教
育巩固率达到 95 . 05%，有 4833 名辍学学生被劝
返，还有 24 名学生正在劝返中。

教育扶贫之路艰难的背后，是东乡的交通基础
设施滞后、产业培育缓慢等难题。不少干部群众认
为，路不修好，就算学校修好了，孩子们下雨下雪还
是上学难；路不修好，没有人愿意来投资兴业，大人
们只能外出打工，孩子们还是可能辍学。

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记者在东乡看到，新的高等级
公路正在建设，一批扶贫车间已被引入。到今年底，
将有上千名过去从不抛头露面的东乡族妇女在家门
口变身为产业工人。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
东乡族青年正在热情地做“电商”。

东乡人的个人致富梦和家乡发展梦，正如“花
儿”的唱词：“尕日子越过者越(呀)美当，好似像蜜蜂
落者花上。”

清零行动“解渴” 医疗保障“兜底” 控辍保学“不拖后腿”

深度贫困县甘肃东乡：贫中之贫决战决胜
脱贫攻坚·聚焦“两不愁三保障”

据新华社石家庄 4 月 29 日电(记者张涛、赵鸿宇、
刘桃熊)天刚蒙蒙亮，一辆满载鸡蛋、猪肉、粉条等农产
品的冷藏车，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易县出发，开往北京
的一个住宅小区，为从微信群里下订单的消费者送货。

“我们这里距北京只有 190 公里，但四面环山，多
年来村民生活比较贫困。”易县坡仓乡桑岗村党支部书
记赵明义说，从 2012 年开始，他们推出巢状市场小农
扶贫模式，让贫困户找到脱贫的“金钥匙”，全村人均年
收入已达 7000 多元。

巢状市场：农副产品积少成多

有 20 多年养猪经验的桑岗村村民许振明说，他家
每年都散养 3 头猪，但他们这里山大沟深，之前养的猪
只能卖给猪贩子，经常被少称些分量，有时还会面对压

价，搞不好可能得赔钱。他在 2017 年加入了巢状市场，
每公斤猪肉较之前能多卖 5 元钱。

让许振明受益的，是当地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共
同推出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模式。

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说，当
前一些贫困地区在推动规模化产业扶贫时出现了产品
同质化、经营风险大等问题，而农户分散经营农副产品
又面临规模小、信息闭塞难题。巢状市场将一家一户比
作一个“蜂巢的窝”，将农民现有能够生产的绿色农副
产品进行整合，集纳起来达到足够的数量，再借助移动
新媒体手段，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对接，从而使
农民增收。

易县扶贫办副主任王晓亮说，农户院里的鸡鸭猪
羊，菜园中的蔬菜，山坡上的瓜果核桃板栗，还有农民
自己加工的豆腐和粉条，这些都是产品，而且是可持续

供应的。在摸清村民生产底数的前提下，想方设法卖到
城市市场。

叶敬忠谈到，城市里不少人对传统方式生产出的
农副产品感兴趣，他们最开始邀请亲朋好友、同事等，
相关信息在朋友圈、业主群、微博等载体快速传播。依
托社会关系网络，社群营销很快收到了效果，目前他们
已在北京建立了 8 个固定配送点，有近千个家庭稳定
从易县乡村购买农产品。

持续提供高质量绿色农产品

家住北京市昌平区园墅小区的李秀芬从 2015 年
起成了巢状市场的用户。现在她几乎每周都会买些柴
鸡蛋、红薯粉条等农产品，她的一些朋友来家里做客后
也成了巢状市场的用户。

“必须要让消费者持续感受到农产品的高质量，这
样才能留住他们的‘胃’。”易县巢市利民林果种植农民
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新全说，为此他们使用了很多“土
法”，例如在挑选柴鸡蛋时，用灯泡挨个照明，比较透亮
的说明质量不错；再拿个别鸡蛋摇一摇，如果选中的都
没什么晃动感，说明是鲜蛋，可以发货。

赵明义说，除了把好最后关口，他们还为农户统
一选择品种，优化相应的种植、养殖规范，并成立抽
查小组，不定期对农户进行检查。一旦发现非绿色生
产、喂养饲料的情况，会暂时停止购买他的农产品。

让更多人成为“复古式”职业农民

由于保留农民最熟悉的耕种方式，即使是劳动
能力较弱的贫困户也可以通过养鸡、养猪等方式参
与，目前参与产品已达 50 余种。

许新全认为，目前他们只是把日常种植、养殖过
程中的短视频、图片等发到微信群中，感觉依然不
够。最近开始尝试把种养殖的过程在网上进行直播，
一方面可以让现有用户实时看到他们想购买的农产
品，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直播平台、短视频平台等吸引
更多的消费者。

坡仓乡政府主任科员李文涛说，之前不少消费
者表达了想在周末或节假日来村里住几天的愿望，
2018 年他们投入 18 . 1 万元对一些村的环境进行了
改造提升。今年打算发展旅游业，让城市消费者和农
民一起劳动，亲手耕种、采摘、喂养等，体验农耕文
化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产生很多新的消费，从而进
一步带动乡村经济、文化发展，早日实现乡村振兴。

易县副县长杜志平说，2018 年易县正式退出贫
困县，但脱贫不脱干劲，要加大力度进一步提升产业
发展质量。今年将拿出 50 万元，用于巢状市场农产
品配送交通补贴、销售奖励补贴及北京等目标城市
的市场推介费用，不断加大对相对贫困区域的帮扶
力度，让更多农民参与进来。

用农民最熟悉的方式脱贫
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模式促山乡“蝶变”


	04-PDF 版面

